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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精准“杀熟” 你遇到过这些陷阱吗？

作者 廖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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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1
老用户比新用户价格高？

有网友称，自己在某电影票订票平台上体验到了“杀
熟”。她表示，用新注册的小白账号、普通会员账号和高级别
的会员账号同时选购同场次电影，最便宜的是小白账号，其
次是普通会员账号，而高级别的账号一张票要比小白账号贵
出5元以上。另外，她发现，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电影票平台
价格显示均价30-40元，而前一年的均价为20元。

●情况2
苹果用户比安卓用户价格高？

目前，大家的手机一般分为两个阵营，分别是苹果iOS
系统和安卓系统。然而，一位网友发现，用苹果手机打车比
安卓手机打车贵。这位网友认为是苹果收取手续费所致。

此外，某些视频网站也会根据手机不同型号给出不同的
收费待遇。以腾讯视频为例，开通VIP会员，安卓用户1个
月、3个月和6个月的价格分别20元、58元、108元，年费是
198元，而苹果用户购买则要贵出5-35元不等。对于存在
价格差异的原因，客服表示是由于其中包含苹果收取的手续
费。

●情况3
不买的话，价格会变更贵？

在线旅游平台被批评存在“大数据杀熟”现象最
多。一位网友表示，自己在某在线旅游平台订机票，选
好的那班每次看时价格都会上浮；而当自己选好该机票
后取消，再选那个机票时，价格立刻上涨甚至翻倍，在
自己觉得“不买会更贵”而匆忙下单后，发现该航班价
格又恢复到最初的低价。

●情况4
下单时默认捆绑上次服务？

此外，还有一种根据用户的“上一次行为”而默认捆绑相
应服务，例如刚刚注册会员的用户，他在购买机票时，系统仅
默认显示一张机票的价格；而一旦他在这一次同时勾选了贵
宾休息室、接送机服务或酒店优惠券等附加服务，那么在下
一次下单时，系统会默认帮他勾选同样的服务。

同时，还存在同一位用户在不同网站之间数据被共享这
一问题，许多用户遇到过在一个网站搜索或浏览的内容立刻
被另一网站进行广告推荐的情况。

什么是大数据杀熟？

所谓“大数据杀熟”，有人将其定义为互联网厂商利用自
己所拥有的用户数据，对老用户实行价格歧视的行为。也就
是说：同一件商品或者同一项服务，互联网厂商显示给老用
户的价格要高于新用户。

此前，媒体调查就曾发现，在机票、酒店、电影、电商、出
行等多个价格有波动的平台都存在类似情况，且在在线旅游
平台较为普遍，而国外一些网站早已有过类似情况。

是价格歧视，还是价格机制？

对于“大数据歧视”这种现象，专家也有不同观点。中国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教授刘昕认
为，过去经济学里讲“一级价格歧视”。“一级价格歧视”又称

“完全价格歧视”，每一单位产品都有不同的价格，它假定垄断
者知道每位消费者对任何数量的产品要支付的最大货币量，
并以此决定价格，因而能够获得每位消费者的全部消费剩余。

而知名大数据专家、电子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博导周涛则表示，让不同的消费者看到不同的价格，
大家一听就觉得是价格歧视。其实可以反过来想，有些消费
者看到的是原价，有的消费者可能会看到优惠券、返现券后
的价格。“在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不把它理解为价格歧
视，而是给价格更敏感的人更多优惠。”

“大数据杀熟”是否违法？

根据国家发改委《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三条，价
格欺诈行为是指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
式或者价格手段，欺骗、诱导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
行交易的行为。按照这一定义，“大数据杀熟”显然违反了
《规定》，是一种典型的价格欺诈。

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
到的损失，增加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三倍。

(据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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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老顾客很
重要，不过，近日有
网友发现，同一段路
程，打车软件对两部
手机的报价却不一
样。而互联网厂商
“大数据杀熟”的新
闻近来也引来网友
的一片热议。以下
这些情况，你是否也
遇到过？

广告

彼时，从毛竹镇顺流而下，可以放排到
陕西紫阳，再从那里进入汉江，最后直达武
汉。但到后来，任河河道逐渐萎缩水位变
浅，航运就成明日黄花惨淡停业，船工也就
消失了。直到解放后进入新中国的很长一
段时间里，物流就全凭背二哥们的双肩和双
脚，一直到公路全境修通之后。

而对我这种“小资情调”的人来说，毛竹
镇最有味道的，是河边那一排排木架结构的
老式吊脚楼。因地势狭窄，陆地有限，吊脚
楼就向空中发展，延伸到河道上空。小时
候，我就爱趴在别人那吊脚楼的栏杆边上，
遥望对岸的大山，或是脚下因暴雨而发的奔
腾咆哮的洪水，陷入无限遐思中。中国著名
的国画大师吴冠中先生，就曾不远万里来到
这里，创作了多幅写生作品。可惜现在吊脚
楼早已荡然无存，被眼前这一排排整齐而又
呆板的水泥楼房代替。

初来乍到的城里人娜娜十分兴奋，拿着
一部单反相机到处拍着。她的一身鲜艳打扮
和放肆个性，引来众人侧目，她也不管不顾。

我正在河边若有所失地惆怅中，忽听到
有人高喊：“幺舅！幺舅！——”

我循声望去，看见一个壮实敦厚的小伙
子在远处冲我这边挥手高喊，但我并不认
识，就狐疑地转头打望，可周围并无他人，就
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尖问道：“你，叫我？”

“是啊！”那小伙子大步跑了过来，亲热
地拉住我的手，“我妈叫我专门来接你呢，顺
便买些东西回去！幺舅你都不认识我了？”

“你是，平娃子？”我十分惊讶。印象中
的他，还是一个掉鼻涕的、最爱逃学的少年
娃，如今已成英俊大小伙了，而且看上去很
是机灵。

“是啊！幺舅你看你，真的不认识我了
也！”平娃子的表情很委屈，然后指指一旁的
娜娜，调皮地低声问道，“这个，是不是我的
幺舅母哦？”

我严肃地摆头：“莫乱说哈！”
“好漂亮哦！可惜……”平娃子似乎有

些失望，在我耳边说，“幺舅，我妈就经常说

你，耍了无数个，没一个带进屋！哈哈！”
我像小时候一样，在他鼻子上狠狠地刮

了一下。之后，就把娜娜跟他做了介绍。然
后一起离开河边，回到街上。

街边有几个人正在玩扑克“斗地主”。
其中一个穿着过时的中山装、乡村教师模
样、满头花白的男人一直盯着我打量，开口
问道：“你，是伟娃子嘛？陈伟！”

我点点头：“是啊。你是……？”
“我们是小学同学得嘛！我是曹学操啊！”
“曹学操？”我陷入回忆，却一下子想不

起来。
花白头发急了：“硬是贵人多忘事啊？

就是曹小狗啊！”
我正纳闷这个小学的同学咋会如此苍

老，但话未出口，却听他大声感叹道：“你
娃！咋个这么球老了啊？”

我一时哭笑不得，正准备没话找话说点
啥，却被平娃子一把拉起就走：“幺舅走！莫
跟他搭白！”又气冲冲地在地上吐了口唾沫：
“呸！”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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